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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电视界策划大腕的一部雅俗交
集“重口味”黑色幽默小说。

主人公莞儿和小濛，两个美少女，一
个是速记公司派驻电视台的打工妹，一
个是家世显赫的小“海归”，同一时间，走
向“春晚”，走向“自己的人生，别人的剧
本”这条星光大道。

“春晚”年年有，故事大不同。节目组
从总导演到总策划、总监、编导、舞美、导
播、造型、剧务、助理，既是推手又是关
隘；另一些和“春晚”关系密切的人们：明
星、剩女、富豪、粉丝、山寨导演、网络大
户、神秘玩家、社会大佬，以及看不清的
大手小手，有意无意间却成全了她们的
艺术绝响。

作品妙趣横生、笔意纵横。角色多原
型却无影射，故事有虚实又非穿越，“洗
具”和“杯具”互为嵌套，为读者展现故事
外的故事，人性外的人性，艺文小世界，
意理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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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 晚晚（（节选节选））

□喜 宏

■长篇小说

过年了，燃放爆竹的声音就像在打仗。街上的
行人比往日少了许多，除了路边放炮的孩子，所有
人都在家里忙活着。不过有这样一支队伍除
外——他们似乎并不留恋于节日的欢乐，热衷于
游走在大街小巷。这支队伍通常由五个人组成，他
们的工具是一辆车、一张网和若干铁笼。他们被称
作“打狗队”。

“今天可真是收获颇丰！”
“啊哈哈哈！”
货车上的五个精壮小伙子大笑着。笑得最爽

朗的那位显然是这群人的头，有一只特别大的鼻
子，几乎要占据那张圆脸的四分之三，鼻子左下角
长着一颗圆滚滚的瘤。这个人牙齿略微泛黄，张开
的时候泛着一股浓烈的口气。

“老张，”旁边一个后生问他，“今天收获这么
大，是不是可以收摊了？”

老张瞟了他一眼，揉了下自己鼻子旁边的瘤，
而后询问另一位后生。

“小李，今天咱们收获了多少？”
那是这辆车上惟一一位戴眼镜的，他推了下

眼镜，回答说：“咱们今天收获了六条串种狗，两条
纯种狗，串种狗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肉很肥，抱起
来重量十足，我看可以直接送给厨房。纯种狗除了
刚才套到手的贵宾犬是您要带回家给孩子玩的
外，还有一条边境牧羊犬……”

“卖给狗场！”老张再次揉着自己的瘤，“我一
朋友愿意花一万块买走这条小母狗。钱到手后，咱
兄弟五个一人两千，你们说怎么样？”

其余四个人一致点头表示合情合理。
……
汽车经过崎岖不平的道路，猛地颠簸了一下。

货厢里，波仔被惊醒了。在黑暗中，他瑟瑟发抖。波
仔被关在一只铁笼里，他张开嘴，试图用自己的牙
齿撬开笼子，但当牙齿撞击铁笼的时候，他感到一
阵冰凉，就怎么也咬不下去了。

面对这奇怪的世界，他感到异常惊恐。他哼哼
着，很无助。

他听到旁边有动静，这时他才想起动用自己
的嗅觉和发达的听觉，探究是谁躲在自己的身旁。
他听到一阵“吱吱”的声音，然后是爪子在笼子里
来回划动的声音，再然后，这声音消失了。他吓了
一跳，因为似乎有一只舌头在舔他的鼻子。

他有点生气了，嗓子里开始咕噜咕噜发出威
胁的声音。但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笼子被打
开了。他可以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自由活动了。

“老张，”又有人在询问，“把这群小家伙放下，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收工回家过年了？”

“今天可以收工了，但是明天咱们还得再干一
票。这群小崽子们害怕爆竹声，肯定收获不会少。”
他们的车继续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前进。货车的
货厢被一块巨大的板子隔开，要送去饭店厨房的
串种狗和纯种狗隔离。纯种狗放在靠近货厢门的
地方。由于一直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行驶，司机打
算将车停靠在路旁，下去检查一下货厢的锁子有
没有被颠开。

波仔很好奇身旁这个舔了自己鼻子的家伙长
什么模样，通过嗅觉，他可以分辨出对方是一条母
狗，但这里实在只有一团漆黑，他不知道这是不是
个小美女。

就在这时，他听到门外有动静。紧接着，一丝
柔弱的月光沿着门缝溜了进来，然后，门忽然被打
开了。波仔的腿在发抖，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
是什么样的恐怖事件。司机站在门口，向里面打量
着。波仔在恐惧中，忘记了观察一下身旁那位神秘
的小伙伴究竟长什么样。而就在这时，他才刚反应
过来，就看到身旁的她一个猛子扑向外面，而后就
窜到了街头，飞奔到马路另一头了。

……
逃跑的这条边牧犬，名叫沛沛，沛沛的主人叫雨

泽，从英国留学归来，主修政治，却对跻身政坛毫无兴
趣。他从骨子里热爱写作。沛沛是他的一位朋友送给
他的，因为她的存在，雨泽规律而快乐地生活着。

他们家住在一楼，常常将沛沛放出去自由活
动，然后过不了一会儿就会看到她摇着身子回家
去了。路边的人们都认识沛沛，看到她都会摸摸她
的脑袋，跟她打声招呼。

但过年的这天，街头几乎没有行人。沛沛独自
跑到马路上玩耍，在人行道上跳来跳去，自娱自
乐。就在这时，她被一张网猛地套了起来，接着，她
就被关进了货车的笼子里去。

……
逃跑之后，她先是躲避在路旁的花丛中，露出

一只眼睛，盯着货车的方向。她看到老张将货车门
重新关上，里面的波仔并没有来得及脱身。

货车重新开动了，但由于一路的泥泞，速度缓
慢。沛沛尾随在后，一路隐蔽着自己的身体，跟着
汽车向前走去。

为了躲避公安部门的追踪，这群狗贩子将套
来的狗饲养在山头一处很小的屋子里，即使他们
一齐叫喊，也绝不会有人听到。

他们下车，卸货，再将狗儿们送进那间简陋的
小屋。

沛沛看到自己的同类被一个个从车里拖出
来，又野蛮地推进屋子里。她屏住呼吸，像一匹小
狼似的观察着。

货车门敞开着。也不会有什么人在这时候前
来，狗贩子们觉得很放心，于是也就失去了警惕。
波仔被留在车上，他将被单独带走。因为边牧犬的
逃亡，老张决定将这条贵宾犬以同样的价钱出售，
到手的钱平均分给弟兄们。

车旁的最后一个人也走进了那间简陋的小
屋。车门敞开着，波仔就暴露在沛沛的面前。

就在这一刻，沛沛像闪电般扑过去，一步跳上
货厢，娴熟地用爪子打开笼子的抠锁——这是许
多边牧的看家本领——紧接着，她用牙齿咬住波
仔的卷毛，几乎是将他扔下车去。波仔终于恢复了
常态，他知道自己正在被拯救，于是奋力向路边的
杂草堆跑去。沛沛紧随其后，没过几秒钟，他们跌进
一个土坑中，虽然摔疼了身子，但却摆脱了视线。

狗贩子们回到车上的时候，对眼前的一幕表
示不解。老张愤怒地绷起了挤出的皱纹，大声喝道：

“你们这群饭桶！这究竟是怎么搞的！”
——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在

头儿的训斥声中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两条可爱
的小狗看到狗贩子远离了自己，从土坑里跳出来，
大摇大摆地行走在蔚蓝色的夜空下。

除夕之夜，天边出现了火烧云，仿佛天宫发生
了一场火灾，从边角上开始燃起，一直将整个天空

烧得通红。当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时，大地忽然一
阵剧烈的颤动……

“是地震！”
新县，则是此次地震的中心点。
地震使整个村子陷入瘫痪。从城里通往村子

的唯一道路被阻塞了。村子里的房屋尽数倒塌，已
经几乎变成一片废墟。四层高的小楼有一层已经
深陷地下，变成了仓库，许多人被压在里面，苦苦
哀求。

许多村民发起了自救。他们有组织地排成一
队，用力拽开压在人身上的巨石。村子里为数不多
的警察全部扑向危楼，用身体支撑着将要倒塌的
楼层。除此之外，参与救援的还有村上惟一一支消
防队、学校老师，以及地里的农民，甚至连80岁高
龄的老人也参与其中，手里端着一桶热水，为才逃
生的村民们解渴。

这边，一位82岁高龄的老太太被压在底层的
隔板下，只有一个窟窿够她喘气使用，身体其余的
部分全都滞留在阴冷和黑暗中。

一位戴着眼镜的警察同志蹲在一旁，尽量拣
些能够安慰人的词语去鼓励她。“警察同志，”老太
太激动地说，“我有一个儿子，他在饭店工作，不管
我怎么样，请你一定把我的情况转告给他。”

“您放心，”警察用平缓的声音回答说，“您不
会有事的，到时候您可以亲自和他讲您的经历。”

“他叫张奎英，”老太太继续说下去，眼圈有些湿
润，“他自己有个饭店，在城里面，我不知道叫什么。他
回来找我的时候，你问这个名字，准能找到他。”

警察静静地点了下头。
“孩子，要告诉他，他的老母亲很想他。他倒是

每个礼拜都会回家看一次，但是每年过年，他都比
别人还要忙。他爸爸死得早，我每年过年都是自己
一个人。我知道他工作辛苦，为家里赚钱不容
易……”

“大娘，您儿子从来不陪您过年么？”
“陪、陪。”老太太回答说，“但是他过年特别

忙，每年都是年后给我补上一顿团圆饭，带我去城
里走走。”一边说，老太太一边想起儿子那张有些
扭曲的脸。作为母亲，她从不觉得儿子哪里长得不
对劲。

“大娘，”警察一字一句地说，“救援队应该很
快就能进来了。这里道路不通，我们村子里设备有
限。压在您头上的石头有些重，靠人力不太能搬
动。您再忍忍，我给您要点水喝，我们尽快和外面
的救援队联系，您一定很快就能被救出来。”

“去吧去吧！”大娘面带笑容地说，她觉得这位
警察同志很通情达理，“先忙你的去吧！还有好些
人等着你们救呢！”

……
波仔和沛沛忽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他们

似乎听到了什么。
两个小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山仿佛在颤

动。忽然间，许多碎石从山头滚落，直冲他们砸来。
沛沛一个箭步蹬了出去，波仔紧随其后，山头的碎
石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包围而来，两条狗
拼命地向村子跑去。

就在这时，村子里的楼房再次摇摆起来。几座
四层高的小楼第二次塌方。警察正在一旁取水，才
刚转身，就被倒塌的楼房重重地砸昏了过去。

经过一连串的反复，这股强劲的冲击波终于
逐渐冷却。沛沛和波仔来到破烂不堪的村头，再次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场
面，但与人类关系中的某种本能，却促使他们带着

内心的恐惧，从尸体中搜寻活着的迹象。
他们竖着耳朵，分头寻找。
波仔忽然停下了脚步。他冲着沛沛的方向“汪

汪”地叫了几声。
沛沛跑了过来。那位意志坚强的老太太并没

有受到余震的影响，仍然露着一个脑袋，抬着头看
着外面的世界，只是强烈的震感使她有点神志不
清。她不停呻吟着，哼哼着儿子的名字，脸色渐渐
变得苍白。

两个小家伙原本是来觅食的，现在他们已经
忘记自己的目的。狗的耐饿能力是人的好几倍，他
们已经不在乎是不是能够饱餐一顿。波仔守护在
这位老人的身旁，沛沛跑去一侧，从垃圾上找到几
片熟肉，叼在嘴里，跑回来放在老人的嘴边。只可
惜，后者并没有回过神来，依然只是不停地呻吟着。

部队的同志们已经来到了村子外面。这场特
大灾难迫使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浩浩荡荡的救援
队伍从不同地方赶来。他们动用重型机械，开山补
路，想要快点打通村里村外的联系。

老太太情况不妙。她长时间地呻吟，这时已经
有些脱水了，如果救援队不能迅速赶到，她很可能
就这样失去意识，而后长眠不醒。

“首长，首长。”说话的是我们熟悉的狗贩子老
张。听说家里地震的事情，他匆忙地从城里赶回
来。见到一位领导似的人物，他连忙走过去，伸出
右手紧紧握着对方，平时那股蛮横劲儿一扫而光，

“首长，我八旬的老母亲在里面，您无论如何要帮
我想办法救出她来！儿子不孝，只想看着她健康地
度过晚年呀！”

对方冷静地点了点头：“先生，我们保证尽最大
努力救出您的母亲，请您靠后一点，不要太过激动。”

部队连夜工作，但道路阻塞严重，大部队无法
开进。与此同时，另一支部队徒步翻山进入灾区，
由于重型机械没有办法进入内部，他们打算暂时
先保证村里受灾人民的饮食问题。

24个小时过去了，部队依然没能开进其中。
48个小时过去了，打先锋的步兵终于进入灾

区。他们为眼前的场景所惊讶。他们一一排查生存
迹象，发现靠近外边的地方，已经无法找到生命体。

“那是什么声音？”一位战士忽然停下了脚步。
所有的人都停在半路，侧耳倾听。

“是狗叫声！”另一个战士说。
于是，整排部队迅速朝有声音的地方跑去。
——那是波仔和沛沛的吼叫声。在这48个小

时里，他们不停地用自己的舌头舔着老人的嘴，老
人的嘴唇逐渐湿润起来。不知不觉中，她恢复了神
志，看到眼前两条可爱的小狗，她热泪盈眶。波仔
和沛沛一刻不停地舔着她，有时轮换着去一旁找
水喝，然后又折返回来，继续自己救人的工作。

这支部队迅速赶到幸存者面前。两个小家伙
见到来人，连忙窜入林中，躲避在人类的视线范围
之外。

他们看到战士们将随身携带的干粮和水送到
老人身旁，不禁自己也流出了口水。波仔很委屈地
哼哼了一声，看看沛沛，沛沛也很委屈地用哼哼声
回应，也看看波仔。两个小家伙停留了一阵，无奈
地转身离开了……

（摘自《人间犬吠》，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出
版）

人间犬吠人间犬吠（（节选节选））

□李禹东

■长篇小说

莞儿提着二手电脑，气喘吁吁跑出地铁口。
夜幕黑得深沉。西风斜走，飞雪如蝶。黑车见

白，白车见肿。一片纯净又湿漉漉的雪味儿弥漫在
夜灯下。又有几辆警车无言踏在白茫茫雪地里，红
蓝警灯使劲儿闪烁。莞儿踩着红蓝闪光打眼一瞟，
却瞧见还有几个便衣人物桩子似的钉在路口，都
清一色黑衣平头青头皮，面色刚毅，肩头堆白，寒
风中纹丝不动。

又要过大佬了？
莞儿回望了一下，果然主道有半边清空。更多

的交警挥舞着亮闪闪的指挥棒，红蓝光影映雪而
动。莞儿看得发呆，一不留神，左靴一滑，四仰八叉
正要摔个屁股墩儿，却情急神来，借个势，竟站住
了。就见旁边一黑衣小伙儿“扑哧”一笑，清水鼻涕
甩出几滴。莞儿不禁嫣然一笑，站稳后便顺手掏出
半包纸巾，往那个红鼻子青头皮小伙面前一杵。

不料，他并排站着的同伴却突然抬臂出掌，抢
先拦住莞儿，凛凛然喷出一口食堂大锅饭的葱味：

“对不起，同志，我们正在执行公务，请您理解，迅
速离开！”说完，这个便衣还瞪了鼻涕小伙一眼。莞
儿气得收了纸巾，心想大佬走都走了，你们还装啥
子嘛！便噔噔噔头也不回地向大台走去。

大台的大门极其朴素，不事张扬。门口的铭
牌，敦实厚重，勒着“北电集团”内敛又苍劲的金
字。在大门两侧，又散开几个制服或便衣，形成一
个格局。

莞儿是速记公司速记员，常来大台速记扒词。
门卫自是见惯的，警察不常见却也见过，但是今天
这个格局，却有点稀罕。今天有什么事？看来进台
麻烦了，大雪天地等着，不晓得要等到啥子时候。

莞儿忙抽出手机给公司调度打电话。
“小刘姐，我到台门口了！”
“哟！莞儿呀！我忘了告诉你，春晚组不在台

里——你瞧台后面三栋大楼——那是广厦，广电大
厦，他们在B座，你就直奔那儿去得了！”小刘姐说。

莞儿小小一喜：“那不用在台门口等人办手续
啦？”

“不用不用。春晚组来来往往净是人净是事，
进出太费劲儿，他们历来都在B座办公，你赶紧过
去吧，啊——”

雪夜之中，大厦更显灯火辉煌。尤其是中间那
座，高悬一个张灯结彩的硕大“春”字。想来那便是

“春晚”节目组的所在了。
雪花大片大片，像是赶着投胎转世似的乱挤

着从天而降，轻舞，飞扬。长这么大，莞儿是第一次
瞧见这么大的雪！莞儿兴奋得想撒开腿跑。突然发
现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竟是一个小小 U 盘。莞
儿捡起一看，U盘上的小帽是一只胖乎乎的小熊。
只是叫自己踩坏了，小熊有点脏，也有点裂。

莞儿把 U 盘捏在手中，一时无语，想想便塞
进电脑包，往广厦B座而去。

广厦B座的门前，有一个穿警用大衣的敦实汉
子在抽烟。莞儿本想问问他春晚节目组在几层办
公，又见那灰蓝大衣领围裹着的那张脸颜色铁青，
且两眼直盯着来往车辆，便打消念头直奔大厅。

莞儿叹了口气。想问问服务员春晚组在几层，
又看她们忙着，便在一个角落找个沙发坐下——
忽然就想起那个U盘，赶紧打开笔记本把U盘插
上去。

先是杀毒，然后打开，出乎意料地，U盘竟吱
吱呀呀怪叫了几声，好似一只虫子火烧火燎地声
嘶力竭地叫唤，惹得大厅的人都朝这边看。

U 盘里只有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称居然叫
《春晚》。莞儿好奇，不禁打开文件，却是一堆乱码：

弥憊擟紘屽醲嚄欁衕吅妦鋐浵弥冇宖？蔖恴
婐濄嚄……

再往下看，还是一堆乱码：
……
莞儿有点失望，忽地想起可以用编码自动识

别来转换。一转换，果然，文件里有了些内容，不过
还是掺和了一些乱码：

弥憊擟紘屽醲……欁衕吅妦鋐浵弥冇宖？蔖
恴婐濄嚄

“……莞儿提着二手电脑，夹着一手子宫，气
喘吁吁跑出地铁口。

“迎面扑来都是雪！
“莞儿抽了抽小鼻头不禁打了个寒战……”
看到这里，莞儿不禁也打了个冷战。这不是在

说我吗？！而且干吗还要说我的子宫？说小鼻头不
行吗？

莞儿心里又惊又乱，急忙往下看——
“……空气寒湿而又新鲜，她把小粉花素色围

巾又裹了一圈。那颗柔软而又新鲜的子宫小小地
抽搐了一下，往温暖的盆腔深处躲了躲。”

莞儿惊骇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背脊上冒出一
股冷汗——这，这，这是啷个搞的！这啷个……连
今天的事它全都晓得！连U盘怎么到她那里的也
和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这，这 U 盘搞啥子
名堂！

再往下，又是一串乱码，试了几种办法却都打
不开。

莞儿把 U 盘拔下来，捏在手中，竟真的一时
无语，想想便塞进电脑包，往服务台走去。

莞儿勉强一笑，问服务员道：
“请问春晚组是在几楼？”
“你是找春晚组的吗？”
耳边突然飘进一个男孩子的声音。转头看去，

是一个高个子眼镜男生。一个塑料牌牌在他干瘪
的胸前晃荡。

“您是——”
“春晚组接人的，跟我走吧！”
出了电梯，经过几个房间，见得里面几个爷爷

奶奶鬼哭狼号地在练合唱；又有两个房间里，几个
穿体操服的女孩子正在胡乱弯腰劈腿；又经过一
个房间，门关着，里面猛然蹿出一句民歌，声音之
高亮令人耳鸣，而跑调之怪异又叫人称奇。

“啊，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
眼镜男生有点不好意思回头送了一句，好像

这些不靠谱的人都是他的错。莞儿一时觉得他挺
单纯，不禁莞尔一笑。

不一会儿，停在一个门口，门上堂皇悬着一个
精工细作的铜字招牌，“春晚”两个大字朱漆楷体，
十分正派。

这就是春晚节目组了！
莞儿莫名有些兴奋，又见大字下面有一行极

小的字，却是英文。不及细看，眼镜男生已经推门
把她让进去。

不一会儿，门开了。小伙刚说了半句“梁导”，
里面抢出一个女孩，也是体操服，腰臀间却围着大

白毛巾，脚上趿着鞋，面色绯红慌张逃走。
莞儿疾步上前，进了门，门在她身后轻轻关

了。就见得一张大桌铺满了白床单。一束强光正照
着自己。一个光头在灯后闪烁。屋里弥漫着汗味、
馊饭味、烟草味，还有一股熟悉的腥味——对了，
是在老妈干活的洗浴城闻到过的味道。

“哟哟哟！你是——嗨，瞧我这记性，我在哪儿
见过你！”

“啪”一声脆响，那光头用力拍了一下脑门儿，
倒把莞儿拍得肉跳。

那光头动作迅猛，从桌后绕出来。一身大花毛
衣，领口敞着。莞儿一眼瞅见领口上的油腻不薄。
光头却极热情地伸出手来。

“我是梁导，请坐——”
莞儿就觉得那肥肥厚厚、油乎乎的手上，带着

一股焦煳烟味和洗浴城的腥膻味。莞儿不情愿地
隔着手套和那手碰了一下。

“快，暖气太热，你先宽宽衣。”
莞儿解了围巾，脱了羽绒服，又引来梁导的赞

叹。
“太棒了！太棒了！我见过的嫩模很多，你是一

流的。不！是超一流的！——你叫什么？”
“范莞儿。”紧接着说，“梁导，快说吧，什么活

儿？”
“活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到我这块，都是好活

儿！你先歇会儿，我给你看看材料，增加增加你的
信心！”

梁导把投影仪调了出来，一束蓝光映在墙上。
音乐铿锵，画面却是多种国际模特走秀。

莞儿就觉得一只肥手按到她的肩上。耳边飘
来伴着大蒜味的悄悄话：“怎么样？你比起她们来，
一点都不差，瞧瞧你的三围，更有东方嫩模的味
道……”

莞儿很不自在，就觉得这情景似乎很熟悉。还
是洗浴城。东莞边上的小镇。那一夜，大雨。她本来
是给老妈送伞去的，却给一个香港老板看中，硬给
拉到房里，也是一只大肥手按到肩上。然后老板说
粤语，她不懂。老板把老妈叫过来，鬼鬼祟祟地说
什么“开苞”，还把手上的金表撸下来塞给老妈。老
妈把金表掼到地上，拉起她的手就冲出房间。

“你看！这是 Angelababy，已经出道演过两部
电影了！……你看这是 YaKaNa！日本最著名的嫩
模，已经转为女优了！人气特旺。评论界认为她身
材娇小，面容可爱，又有丰满的酥胸，这是嫩模入
行的条件——正所谓童颜巨乳，是网络上那些宅
男最喜欢的类型——你玩过成人游戏没有，貂蝉！
昭君！对了！我说在哪里见过你！你很像咧——”

莞儿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在哪里见
过自己，原来他们都在玩成人游戏。

照说莞儿电脑不离身，随时可以玩游戏。但是
公司有网络却不让玩，出活又忙得要死，回了家和
几个公司姐妹合租的地下室根本没网线。莞儿不
禁暗叹一口气。

“我说妹妹你不要垂头丧气！你的条件很好
哇！你看你，身材娇小，面容嘛，长得比她们还 Q
版。三围嘛，还不太够标，不要紧，你别灰心，梁导
我自有办法让你无限扩张——我可是好几届模特
大赛的执行导演哪！你放心，经过我的调教，你一
定会在今年春晚大放光彩！”

梁导重重加上“经过我的调教”，是因为必须
把这个路径指明了。因为在他背后，或者说在他之
上，还有老尹。那个风风火火的湖南人很喜欢抢资
源，也喜欢调教那些女演员。因此，梁子心里有点
急，但又不敢太急。不急，鱼不知道有个饵；太急，
鱼又知道那是个饵。他忽然想起手机上的泡妞三
部曲的段子，先是诱之以利，再是晓之以理，最后
是动之以情。现在利已诱，理已晓，而情似乎未见
起色，因此现在似乎还动不得。

莞儿思绪却停滞在这房间的氛围上。看来这
梁导倒不像要派自己正经活儿，不是他弄错了，就
是我弄错了。莞儿伸手到包里摸手机，却碰到了老
妈给的那支大口红。她心里一喜，把大口红攥在手
里。心里一下有了维稳的感觉。原以为朗朗乾坤太
平世界，这玩意儿没得啥子用，突然想起老妈的话
来：“你女娃儿家的，是个脸面最要紧？不是的！我
的个娃儿吔，最要紧的就是要把身子胎胞保护好！
洗浴城里都晓得的，就是做了小姐做到头做不动
了，找个人成家生娃儿还有个本钱——你不懂！这
是穷人家女娃儿的根本！”说完老妈给了她一支大
口红，说是防卫喷射器。

莞儿已经好不自在，把那大口红都攥出了汗，
梁导的声音还伴随着投影仪上的画面倾泻——画
面已经变成日本女优的大胆照片，而梁导则在讲
述女优的八卦和她们的出道之路。

恰在这时，门砰一下被推开了，一个壮实男人
大步闯了进来。他也是光头，却已有些小寸毛，短
脖，大宽下巴，又有点向前兜齿，一看就是个狠角
色。眼镜男生慌慌张张跟在后面，同时又把快板小
子他妈挡在外面。

“尹哥！”
梁导也急忙堆笑迎上去。
那叫尹哥的却黑着脸：“这样不行！梁子这样

不行！”尹哥一屁股坐到桌上，把白布单蹂躏得不
成形状。“这样不行的！梁子！我刚才到咱们的房间
转了转，什么烂人都有！这些烂玩意儿怎么吸引网
民？！还和楼上竞争呢！屌毛！”

“尹哥，网络春晚不就是全民娱乐嘛，成色是
差一些，不过——”

“梁子！你这个理念不对！网络春晚就不能出
精品吗？我靠！我们要从三网合一的新高度拿出一
些硬通货！什么是网络的硬通货？互动啊！兄弟！互
动啊！我们要用传播新理念来打造节目！你这个状
态不行，靠，我请你来是干活的，兄弟！”

他们二人都不再言语。莞儿突然就明白了。她
走错了地方——她原本是要去大台“电视春晚”组，
可恼那眼镜男生竟把她领到这“网络春晚”组了！

莞儿突然站起来，把衣服一夹，愣头愣脑地
说：“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莞儿拔腿就走，眼镜男生竟然追了出来：“您
到底是——”

莞儿瞪他一眼：“我是要去楼上的。”回头却瞧
见那金字招牌上的细字原来是什么什么.com。

里面传来梁导的喊声：“那谁，让她留个电
话——”

眼镜男生刚要开口。莞儿说了句：“再见！”急
忙奔向电梯。

（摘自《春晚》，作家出版社2012年 12月出
版）

两条流浪狗，在狗贩子的货舱中相遇，
从此，他们相互依赖，在残酷的人间留下了
一排成长的足迹。

一群剧中人，在嘈杂声中你争我夺，在
利益面前，他们张开血盆大口。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悄悄铺展开来，只
是起步的路太过跌宕，有人在笑，却有人也
在绝望地哀鸣着。

为了将矛盾集中表现，在这本小说中，
有意地虚构了两座城市。当两条可爱的流
浪狗在城市间穿梭时，由他们引出的人物
关系，也渐渐复杂起来。

人类的自以为是总是让他们认为，自己
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但在故事中，当人类彼
此因为利益争斗的时候，狗儿们却相互帮
助，共同度过难关。当人类相互间尔虞我诈
的时候，狗儿们却带着一颗忠诚的心，踏上
了寻找主人的漫漫长路。我们的世界存在着
假、恶、丑，狗的世界却裹藏着真、善、美。


